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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出
席
過
多
個
本
地
的
演

出
，
包
括
舞
蹈
、
音
樂
與
綜
合

表
演
，
不
少
成
績
牽
強
，
印
象

也
欠
佳
。

這
些
演
出
不
是
沒
有
公
家
的

支
持
，
籌
備
時
間
也
算
充
足
，
那
問

題
出
現
在
哪
裡
？
在
態
度
馬
虎
，
問

題
更
甚
者
在
沒
有
要
求
，
容
易
滿

足
。
或
許
編
導
演
不
認
為
自
己
馬

虎
，
以
為
觀
眾
應
該
收
貨
；
大
家
從

未
表
示
過
不
高
興
，
一
樣
鼓
掌
接

受
。
當
看
到
高
水
平
的
演
出
，
則
會

表
示
讚
嘆
，
甚
至
是
嘖
嘖
稱
奇
，
好

像
出
乎
意
料
。
這
才
是
問
題
所
在
。

黃

貫

中

日

前

在

紅

磡

的

﹁R
ochestra

﹂
音
樂
會
，
才
真
正
帶
來

滿
足
。
是
次
演
出
設
計
組
幾
乎
全
女

班
，
由
音
樂
編
排
、
舞
台
、
錄
像
、
色
彩
、
造

型
到
主
題
表
現
都
非
常
完
整
認
真
，
且
別
具
創

意
。
黃
貫
中
更
是
本
地
千
錘
百
煉
的
音
樂
人
，

由
十
多
歲
做
音
樂
純
粹
到
五
十
歲
，
歷
練
了
好

幾
個
藝
術
和
人
生
的
階
段
。
在
這
個
城
市
能
專

心
一
致
和
堅
持
的
人
，
不
少
都
得
付
上
沉
重
和

孤
單
的
代
價
；
除
了
遇
上
心
志
的
挑
戰
，
肉
體

更
是
軟
弱
不
堪
。
每
天
以
燒
臘
飯
、
即
食
麵
、

自
助
餐
和
偶
爾
美
食
當
作
心
靈
安
慰
的
香
港

人
，
能
專
注
地
把
事
情
做
到
盡
善
盡
美
，
貫
徹

始
終
，
不
接
受
打
擾
者
已
是
艱
難
稀
少
，
何
況

是
出
類
拔
萃
？
大
家
都
得
過
且
過
，
平
庸
是

美
，
放
棄
了
拔
萃
的
念
頭
。

這
是
近
年
難
得
的
音
樂
會
。
黃
貫
中
在
台
上

呼
喚
觀
眾
把
放
光
的
手
機
關
上
，
停
止
搖
動
光

棒
，
以
紅
黑
的
絹
旗
取
代
，
專
心
聆
聽
他
喜
愛

的
歌
曲
。
他
的
歌
曲
不
以
旋
律
易
聽
取
勝
，
但

渾
圓
成
熟
，
音
樂
才
是
主
要
的
演
出
元
素
。
聆

聽
的
人
都
知
道
甚
麼
叫
個
性
、
高
水
平
，
以
及

生
活
的
提
煉
與
精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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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錘百煉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新
聞
工
作
是
神
聖
的
，
也
是
殘
忍
的
。
採
訪
別

人
的
不
幸
，
需
要
敏
銳
的
新
聞
觸
覺
，
而
觸
覺
伸

展
所
及
，
常
常
在
不
知
不
覺
間
觸
及
他
人
血
淋
淋

的
傷
口
。
年
輕
時
跑
過
突
發
新
聞
，
第
一
次
採

訪
，
至
今
不
忘
：
一
名
女
學
生
跳
樓
自
殺
，
跟

師
兄
跑
到
現
場
，
找
到
死
者
的
母
親
，
她
嚎
哭
得
令
人

心
酸
，
師
兄
一
方
面
勸
慰
，
一
方
面
又
旁
敲
側
擊
，
向

傷
心
的
母
親
探
聽
死
者
的
身
世
，
還
用
盡
辦
法
，
哄
她

母
親
找
一
張
死
者
的
近
照
。

我
做
了
不
多
久
便
離
職
了
。
後
來
跟
一
位
記
者
的
妻

子
談
起
那
段
經
歷
，
她
說
︰
﹁
丈
夫
以
往
也
有
類
同
的

經
歷
，
也
有
類
同
的
感
觸
，
可
他
說
，
這
些
年
來
已
變

得
麻
木
了
。
﹂
吾
弟
也
當
過
兩
個
月
實
習
記
者
，
他
第

一
次
出
差
，
採
訪
的
是
一
宗
發
生
於
山
街
斜
路
上
的
車

禍
，
貨
車
失
事
在
斜
路
下
衝
，
撞
傷
途
人
，
衝
進
店

舖
，
他
說
︰
拿

照
相
機
拍
那
些
血
肉
模
糊
的
傷
者
的

時
候
，
有
嘔
吐
的
感
覺
，
那
時
他
就
知
道
自
己
當
不
了

記
者
。

匈
牙
利
裔
美
籍
攝
影
記
者
羅
拔
卡
帕
在
這
世
上
只
活

了
四
十
一
年
，
著
有
︽
失
焦—

—

卡
帕
戰
地
攝
影
手

記
︾，
此
書
對
後
輩
有
此
近
乎
悖
論
的
忠
告
：
﹁
如
果
你
的
照
片
拍

得
不
夠
好
，
只
是
由
於
你
走
得
還
不
夠
貼
近
戰
場
。
﹂
這
句
話
要

是
從
另
一
角
度
去
理
解
：
要
拍
好
照
片
就
得
要
貼
近
戰
場
，
那
就

意
味

要
一
次
又
一
次
闖
入
生
命
中
不
能
承
受
的
險
境
。

羅
拔
卡
帕
無
疑
是
二
十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戰
地
攝
影
記
者
，

參
與
報
導
過
五
場
二
十
世
紀
的
大
戰
：
西
班
牙
內
戰
、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
二
戰
歐
洲
戰
場
、
第
一
次
中
東
戰
爭
和
第
一
次

印
支
戰
爭⋯

⋯

他
在
︽
失
焦
︾
就
自
嘲
﹁
賭
命
﹂
：
﹁
戰
地

記
者
的
賭
注
就
是
他
自
己
的
生
命⋯

⋯

我
是
一
個
賭
命
的
人

哩
。
﹂
可
他
依
然
以
生
為
匈
牙
利
人
為
榮
：
﹁
光
有
才
華
是

不
夠
的
，
你
還
得
要
是
一
個
俯
仰
無
愧
的
匈
牙
利
人
。
﹂

羅
拔
卡
帕
年
輕
時
的
夢
想
是
當
作
家
，
︽
失
焦
︾
以
近
乎
輕
淡

無
事
的
筆
觸
，
記
錄
了
歐
戰
的
最
後
一
天
：
﹁
我
拍
下
了
最
後
一

個
死
去
的
人
。
在
最
後
一
天
，
一
些
最
好
的
人
死
去
了
，
但
活

的
人
會
很
快
忘
記
這
回
事
。
﹂
這
本
書
的
第
一
句
說
：
﹁
一
九
四

二
年
夏
，
再
也
不
必
一
早
就
起
了
。
﹂
最
後
一
句
說
：
﹁
一
九
四

五
年
春
歐
洲
戰
爭
結
束
了
。
這
下
真
的
再
也
不
必
再
早
起
了
。
﹂

如
此
這
般
，
彷
彿
就
是
一
個
戰
地
記
者
的
一
生
的
總
結
陳
詞
。

安
德
遜
谷
巴
的
︽
邊
緣
來
信
︾
也
冷
靜
地
記
錄
了
身
處
無
數
人

間
地
獄
，
面
對
過
無
數
死
亡
的
剎
那
心
情
，
有
一
天
，
他
終
於
發

現
自
己
的
工
作
的
全
部
意
義
，
原
來
只
是
在
一
連
串
﹁
直
擊
死
亡
﹂

的
過
程
中
，
為
電
視
直
播
尋
找
﹁
最
震
撼
的
畫
面
﹂
和
﹁
最
悲
慘

的
個
案
﹂，
他
在
書
中
也
只
能
這
樣
說
：
﹁
他
們
死
了
，
我
還
活

。
這
就
是
世
道
常
情
。
﹂

我
當
然
明
白
，
站
在
新
聞
工
作
者
的
立
場
，
向
悲
傷
的
家
屬
追

問
死
者
的
身
世
、
設
法
弄
死
者
的
照
片
，
拍
攝
血
肉
模
糊
的
死

者
，
乃
至
追
訪
災
情
如
何
影
響
倖
存
者
的
生
活
，
都
是
記
者
不
可

推
卸
的
職
責
，
需
要
一
份
像
羅
拔
卡
帕
和
安
德
遜
谷
巴
那
樣
無
懼

的
精
神
，
也
需
要
一
份
克
服
惻
隱
之
心
的
勇
氣
。
這
些
事
情
儘
管

神
聖
，
可
也
不
免
是
殘
忍
的—

—

對
採
訪
和
被
訪
的
雙
方
都
同
樣
是

殘
忍
的
。

想
起
︽
戰
火
屠
城
︾
這
部
電
影
：
紐
約
時
報
記
者
薛
尼
史
漢
堡

在
柬
埔
寨
採
訪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頭
條
新
聞
，
回
國
後
成
為
新
聞
和

寫
作
界
的
明
星
。
但
他
一
直
惶
恐
不
安
，
常
常
想
念

留
在
戰
地

的
不
幸
者—

—

新
聞
背
後
，
其
實
也
有

許
多
殘
忍
卻
教
人
感
動

的
故
事
，
當
非
我
這
個
失
敗
的
記
者
所
能
體
會
的
。

新聞工作
葉　輝

琴台
客聚

日
前
寫
過
﹁
食
在
廣
州
﹂
之

雲
吞
麵
三
大
秘
笈
是
﹁
湯
正
、

麵
爽
、
雲
吞
鮮
﹂
，
又
寫
出

﹁
外
加
一
味
桌
上
免
費
酸
辣
蘿

蔔
粒
﹂
先
醒
一
醒
顧
客
之
味

蕾
，
增
加
了
吃
雲
吞
麵
時
之
口
感
味

覺
，
可
倍
添
食
趣
。

見
報
不
久
，
昨
得
重
逢
前
輩
師
兄

曾
與
陶
傑
齊
名
的
文
壇
健
筆
，
近
歲

已
擱
筆
良
久
，
轉
去
做
了
壽
山
古
石

收
藏
家
和
南
北
名
石
買
家
之
﹁
大
師

兄
﹂
鍾
偉
文
︵
前
明
報
編
輯
、
又
曾

是
八
段
錦
長
拳
胡
廣
發
之
大
弟

子
︶，
他
向
阿
杜
說
：
﹁
還
有
一
雲

吞
麵
秘
笈
，
你
好
像
敝
帚
自
珍
沒
有

寫
出
來
，
既
為
文
推
介
祖
家
美
食
就

不
該
留
一
手
，
理
應
盡
鋪
人
前

也
。
﹂

被
大
師
兄
戳
破
玄
機
，
今
日
且
再
在
此
補
述

一
筆
，
廣
州
最
古
老
之
雲
吞
池
記
奀
記
除
﹁
湯

頭
正
麵
爽
滑
﹂
外
，
還
有
一
招
並
不
外
傳
之
秘

招
，
便
是
案
頭
滾
湯
淥
麵
之
那
一
雙
長
柄
豬
油

筷
也
。

雲
吞
麵
作
坊
傳
統
外
揚
，
包
雲
吞
搓
打
麵
粉

全
在
舖
面
半
公
開
進
行
，
沒
有
甚
麼
秘
密
，
但

人
客
叫
麵
之
時
，
一
把
麵
餅
撒
在
湯
鍋
，
猛
火

下
水
滾
，
麵
條
散
開
，
淥
麵
師
傅
用
隻
長
柄
鋼

勺
把
麵
條
揚
撥
開
後
，
再
以
長
筷
挑
開
麵
條
，

然
後
拋
放
入
碗
中
，
再
用
筷
把
麵
條
在
碗
中
兜

兩
兜
，
然
後
注
入
上
湯
，
再
在
上
面
放
上
雲
吞

四
至
六
粒
，
這
一
碗
完
成
之
雲
吞
麵
便
端
上
桌

奉
客
了
。
此
時
大
部
分
人
都
會
讚
湯
鮮
冶
，
雲

吞
爽
滑
麵
條
香
，
齒
頰
留
香
。
而
真
正
的
秘
笈

密
招
，
便
是
最
後
階
段
之
兜
夾
麵
條
下
碗
前
，

必
會
伸
前
在
麵
鍋
側
旁
有
一
長
形
高
筒
形
碗
中

伸
前
盪
一
盪
，
然
後
夾
了
麵
條
下
碗
時
再
在
碗

中
﹁
兜
一
兜
﹂—

—

，
秘
笈
就
在
此
一
夾

了
。燙

麵
筷
伸
入
長
筒
中
只
沾
一
沾
，
筷
尖
便
沾

滿
了
長
筒
底
之
豬
油
，
就
這
樣
拌
和
在
麵
裡
，

香
、
滑
、
爽
完
全
溶
和
麵
條
內
，
就
是
那
麼
沾

一
沾
多
一
點
有
肥
膩
之
感
，
少
一
點
沒
有
那
動

物
脂
之
香
滑
爽
。
所
以
那
雙
在
淥
麵
師
傅
手
上

之
長
筷
，
真
個
是
﹁
雲
吞
魔
筷
﹂，
此
乃
一
般
雲

吞
麵
名
店
師
傅
之
不
傳
之
秘
，
也
絕
少
會
告
訴

外
人
知
曉
者
也
。

雲吞魔筷
阿　杜

杜亦
有道

宋
朝
是
中
國
生
產
力
急
速
發
展
的
時
期
，
當
時
，
長
江
以
南
的

開
發
好
像
野
火
燎
原
，
大
量
人
口
進
入
南
方
。
宋
朝
的
農
業
科
技

得
到
了
飛
躍
的
發
展
，
每
單
位
土
地
的
產
量
急
劇
上
升
，
而
且
出

現
了
一
年
三
造
的
農
業
耕
作
技
術
，
糧
食
和
副
食
品
生
產
達
到
了

空
前
的
高
度
。

按
照
種
子
和
糧
食
的
比
例
，
當
時
西
歐
一
份
種
子
的
重
量
，
只
能
夠
獲

得
五
倍
重
量
的
收
成
，
但
是
宋
朝
一
份
種
子
的
重
量
，
可
以
獲
得
二
十
倍

容
量
的
收
成
。
中
國
的
生
產
增
值
的
能
力
是
歐
洲
的
二
十
倍
到
四
十
倍
。

加
上
中
國
的
紡
織
技
術
、
陶
瓷
器
生
產
技
術
、
造
紙
技
術
遠
遠
領
先
於
歐

洲
。
中
國
的
開
科
取
士
，
讓
大
量
窮
困
的
年
青
人
獲
得
社
會
地
位
向
上
流

動
的
機
會
，
成
為
國
家
的
公
務
員
，
儲
備
了
大
量
有
文
化
有
學
識
的
社
會

管
理
人
才
。
在
歐
洲
，
還
沒
有
印
刷
技
術
，
只
有
僧
侶
和
少
數
貴
族
識

字
，
文
化
傳
播
非
常
落
後
，
大
多
數
老
百
姓
都
是
文
盲
，
甚
至
有
一
些
國

王
也
不
識
字
。
社
會
管
理
制
度
、
生
產
力
發
展
，
使
得
宋
朝
成
為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強
國
，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佔
了
世
界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但
是
到
了
滿
清
時
期
，
中
國
的
經
濟
和
文
化
急
劇
的
墜
落
。
而
當
時
西

方
正
進
入
工
業
革
命
時
期
，
文
化
科
學
大
普
及
，
此
消
彼
長
，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反
差
。

中
國
歷
代
皇
帝
的
選
拔
，
朝
廷
大
臣
都
可
以
參
加
意
見
。
但
是
到
了
滿

清
，
這
種
情
況
改
變
了
。

千
腐
敗
，
萬
腐
敗
，
清
朝
最
腐
敗
的
就
是
人
事
制
度
。
皇
帝
的
選
拔
、

官
員
的
選
拔
，
都
進
入
了
中
國
最
黑
暗
最
腐
敗
的
時
期
。
滿
清
還
沒
有
入

關
之
前
，
首
領
的
制
度
，
是
部
族
貴
族
公
推
制
度
，
必
須
是
有
實
力
、
有

才
幹
、
有
魄
力
的
領
袖
之
才
，
才
可
以
成
為
滿
清
的
首
領
。

滿
清
入
關
之
後
，
前
三
個
皇
帝
，
仍
然
保
持
公
推
制
度
產
生
。
到
了
雍

正
時
代
，
就
採
取
了
皇
帝
個
人
指
定
，
而
且
到
了
秘
密
指
定
的
地
步
。
這

樣
就
產
生
了
統
治
集
團
內
部
的
激
烈
內
訌
，
並
且
出
現
了
外
戚
集
團
控
制

皇
帝
的
產
生
的
濫
權
現
象
，
用
只
有
幾
歲
的
皇
帝
執
掌
政
權
，
這
是
最
荒

謬
的
制
度
。
到
了
滿
清
末
期
，
慈
禧
太
后
玩
弄
權
術
，
把
持
朝
政
，
最
無

知
、
無
能
、
貪
污
腐
敗
、
最
奢
侈
的
人
物
掌
握
了
國
家
大
權
。

滿
清
從
入
關
開
始
就
對
漢
人
實
行
高
壓
統
治
，
大
興
文
字
獄
，
並
且
銷

毀
中
國
優
秀
文
化
的
書
籍
，
不
從
事
文
化
和
科
技
發
展
。
重
要
官
職
出
現

了
用
錢
可
以
買
來
當
的
醜
惡
的
現
象
。
這
種
現
象
，
康
熙
年
代
已
經
出
現

了
。
當
時
的
宰
相
明
珠
，
就
是
一
個
大
貪
官
，
通
過
出
售
官
職
，
撈
了
很

多
錢
。
他
的
兒
子
納
蘭
性
德
看
到
了
父
親
如
此
腐
敗
，
看
到
了
滿
清
如
此

腐
敗
，
寫
了
不
少
的
詩
詞
，
預
見
了
滿
清
必
然
滅
亡
的
命
運
。

為何中國在滿清時代急劇墜落？
范　舉

古今
談

運
輸
署
計
劃
於
二
○
一
七
年

招
標
引
入
新
一
代
泊
車
咪
表
，

駕
駛
人
可
使
用
信
用
卡
、
電
話

短
訊
及
電
子
付
費
卡
等
方
式
付

款
。
利
用
信
用
卡
、
電
話
短
訊

等
方
式
繳
付
泊
車
費
，
在
不
少
國
家

已
不
是
新
鮮
事
物
，
尤
其
是
後
者
於

北
歐
國
家
早
已
實
行
多
年
；
預
先
登

記
的
車
主
，
可
在
泊
車
時
段
終
結
前

收
到
短
訊
，
再
透
過
通
話
或
短
訊
形

式
繳
費
。
毋
須
冒
寒
風
走
到
戶
外
咪

錶
處
付
款
，
當
然
是
項
德
政
，
管
理

當
局
亦
因
為
可
以
預
知
即
將
逾
時
的

泊
車
咪
錶
位
置
所
在
，
在
管
理
車
位

資
源
及
違
泊
罰
款
時
更
能
提
高
效

率
。最

不
解
的
是
無
論
採
用
何
種
系

統
，
全
港
全
面
性
安
裝
及
採
用
怕
也

距
今
七
、
八
年
。
上
述
於
今
已
然
覺

得
稍
為
落
後
的
幾
種
繳
款
方
式
，
屆

時
採
用
會
否
已
成
﹁
古
董
﹂
？
官
員

介
紹
是
項
計
劃
時
，
還
稱
開
發
一
套

收
費
系
統
成
本
或
會
很
高
，
實
則
以

現
今
的
科
技
，
銀
行
為
用
戶
推
出
與
運
輸
署
掛

的
智
能
手
機
泊
車
繳
費
程
式
已
可
以
把
問
題

簡
單
解
決
，
用
戶
透
過
程
式
選
擇
早
已
輸
入
的

車
牌
、
泊
車
時
間
與
日
期
、
泊
車
位
編
號
及
泊

車
費
金
額
，
經
核
實
過
賬
後
，
由
運
輸
署
發
回

一
個
交
易
號
碼
顯
示
交
易
完
成
。
督
導
員
隨
身

攜
帶
具G

P
S

功
能
的
手
帳
，
從
其
所
在
位
置
已

可
以
顯
示
身
處
的
街
道
，
那
部
汽
車
欠
交
泊
位

費
用
。
智
能
手
機
的
發
展
方
向
異
常
發
達
，
官

員
們
今
天
還
談
七
八
年
以
後
用
短
訊
付
費
，
是

保
守
還
是
對
科
技
認
知
太
落
後
讀
者
可
自
行
判

斷
。採

用
何
種
模
式
，
歸
根
究
底
網
絡
系
統
表
現

的
穩
定
性
該
是
當
局
更
要
關
心
的
。
幾
個
月
前

電
訊
網
絡
供
應
商
網
絡
癱
瘓
事
故
，
大
家
記
憶

猶
新
。
日
後
網
絡
商
續
牌
條
件
必
需
加
入
服
務

互
補
條
款
，
否
則
香
港
如
何
能
在
交
換
數
據
愈

來
愈
吃
重
的
環
境
下
繼
續
當
一
流
商
業
城
市
？

落後的新科技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香
港
書
展
已
開
始
了
兩

三
天
，
但
相
信
禮
拜
六
日

才
是
入
場
的
高
峰
期
，
明

天
︵
二
十
一
號
︶
四
時
在

會
展
演
講
廳S224-225

，
有

﹁
與
藝
術
對
話
﹂
分
享
會
，
由
何

慶
基
、
羅
淑
敏
和
我
主
講
。
這

屬
於
文
藝
廊
活
動
，
而
對
話
的

對
象
，
就
是
今
屆
書
展
的
年
度

作
家
也
斯
先
生
了
。

今
年
書
展
期
間
，
文
學
出
版

界
好
像
沒
有
去
年
般
熱
鬧
，
暫

時
也
沒
有
太
多
新
消
息
。
三

聯
、
牛
津
、
中
華
、
花
千
樹
、

川
漓
社
和M

C
C
M

等
一
如
過

往
，
出
版
了
一
些
新
書
︵kubrick

似
乎
沒
有
往
年
般
活
躍
︶，
當
中

兩
本
詩
集—

梁
秉
鈞
的
︽
普

羅
旺
斯
的
漢
詩
︾︵
牛
津
︶
和
羅

貴
祥
的
︽
記
憶
暫
時
收
藏
︾︵
川

漓
社
︶
都
值
得
關
注
。

散
文
集
呢
，
有
西
西
的
︽
羊

吃
草
︾。
小
說
方
面
，
去
年
已
從

︽
南
方
都
市
報
︾
的
訪
談
知
道
黃
碧
雲
﹁
現

在
寫
︽
烈
佬
傳
︾，
與
︽
烈
女
圖
︾
形
成
對

照
，
講
述
一
班
六
十
歲
左
右
的
黑
社
會
男
人

的
回
憶
﹂，
然
而
︽
烈
佬
傳
︾
應
該
不
會
在

書
展
期
間
推
出
了
。
撇
開
小
說
，
其
實
也
可

以
看
看
故
事
，M

C
C
M

出
版
的
︽
傳
說
我

城
︾
就
有
足
足
一
百
零
三
個
。
另
外
，
三
聯

出
版
的
︽
張
徹
談
香
港
電
影
︾
也
是
近
來
值

得
一
讀
的
好
書
。

今
年
上
半
年
，
我
編
輯
了
兩
本
書
，
都
會

在
書
展
中
推
出
，
一
本
是
︽
讀
書
有
時
︾，

結
集
了
二
○
一
一
年
度
已
出
版
的
各
類
文
學

書
籍
，
包
括
詩
歌
、
散
文
、
小
說
、
評
論
、

復
刻
及
選
集
的
有
關
書
評
，
為
這
年
度
的
文

學
好
書
，
作
一
印
記
。
︽
二
○
一
一
香
港
電

影
回
顧
︾
，
上
周
已
推
介
過
了
，
在
此
不

贅
，
大
可
到
聯
合
物
流
的
攤
位
找
找
，
在
此

推
薦
一
下
。

香港書展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走進世界三大聖城之一的曲阜，頓時被她的文
化底蘊所感染。這是一座靜謐的古城，沒有現代
大都市的繁華喧囂，卻最不缺文化，處處是歲月
的轍痕，街道、建築、古樹都散發 一種特別的
韻味，馬路的柵欄上也寫滿了「論語」，連空氣中
都瀰漫了文化的氣息。
遊覽這昔日魯國，引起我興趣的還有街頭的人

力車，這披 「黃袍」的人力三輪車，古色古
香，構造精緻，可並排坐兩人，車伕在乘車者座
後踏車，正好與傳統的三輪車反了個向。
正觀賞 這仿古乘車入神，路邊停 的人力車

伕上來套近乎，一口憨憨的山東話，滿臉熱忱的
微笑。想想公交車要等候間隔時間又長，坐三輪
車雖然價格比公交貴，但一車兩人包遊「三孔」
及沿街風景總體還划算，同時也可以實際感受一
下當地的民風習俗，不由地便上了車子。
踏車的是位中年人，坦率地跟我們說些閒話，

他說他也姓孔，曲阜這個地方有1/5的人都姓孔，
不少人都聲稱是孔夫子多少代多少代子孫，其實

真正屬於孔夫子骨肉的並沒有多少人，只是覺得
攀附聖人榮耀罷了。因為在曲阜，分為內孔和外
孔。內孔才是孔子的直系或旁系的男性後人；而
外孔主要是被賣入孔府的僕人、丫鬟，這些人原
來並不姓孔，進了孔家後被賜易姓，其血脈也就
成為孔氏一族了。他自己就屬於外孔的後人，與
孔夫子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但對於曲阜的景點以
及來由卻了如指掌，可以給我們當導遊。
車伕一席話頓時拉近了我們與他的距離，於是

我們也跟他閒談起來，問及曲阜的三輪車為甚麼
是客人坐前面，車伕在後面蹬這個不解的謎團
時，車伕說：「禮通天地應、儀誠道自明。曲
阜，儒家聖地，禮為先，所以客人當受更高禮
遇。況且在乘客後面踏車，不擋乘客視線，可讓
客人盡興。」看來孔子之道也深深印在三輪車伕
的腦海中了。
坐 三輪逛曲阜，感覺還真不一樣，沿街牌

坊、古巷、方俗、物華盡收眼底，清風拂面，愉
悅舒暢。大莊路、大成路、大同路、春秋路、弘
道路⋯⋯一條條跟孔子有關的路從我眼前掠過。
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三孔」景點。三孔乃孔廟、
孔府和孔林。這是中國唯一規模最大的集祭祀孔
子嫡系後裔的府邸和孔子及其子孫墓地於一起的
建築群。以豐厚的文化積澱、悠久歷史、宏大規
模、豐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學藝術價值而著稱。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三孔景點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孔廟。進入

孔廟的那一瞬間，彷彿穿越了時間千年。我心底
微微一顫，儒家文化立即在我周圍徐徐散開。廟
內規模宏大，但見古柏參天，林蔭蔽日，鳥鳴啾
啾，平添一份幽靜和肅穆。信步走上碧水橋，一
水橫穿，碧波盈盈，水繞如碧，橋因水得名。跟
隨的車伕說，相傳乾隆皇帝當年下江南時，遊孔

廟，和珅和紀曉嵐兩大臣陪同，
當時，紀曉嵐為討好乾隆皇帝，
乾隆上碧水橋時，高呼：步步高
陞。下橋時，高呼：代代相傳。
乾隆龍心大悅，直讚紀曉嵐機智
過人。車伕還真的深諳景點文
化，介紹這歷史傳說來活龍活
現，又不像別的導遊那麼喋喋不
休，只是恰到好處在必需的時候
介紹一些必需的景點，餘下的時
間只是默默的陪伴 我們，讓我
們自己去體會那種無法言傳的感
受。
過碧水橋便進入「弘道門」，

「弘道」取「論語」中「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之意。原意是說
人能夠使道發揚光大，卻不能用
道來光大人。此處借「弘道」二
字，一是讚揚孔子闡發了堯舜禹湯和文武周公之
道，集先聖先王之大成，成為「至聖先師、萬世
師表」。另有一層意思是暗喻人們要想在學問上有
所成就，就得踏入「弘道」之門，學習孔子的思
想學說，才將是前途無量。
大成殿是孔廟的主殿，也是東方三大殿之一。

殿高24.8米，闊45.7米，深24.89米。四周環有28根
用整石雕成的龍柱，工藝精湛，造詣很深。殿前
廊那10根浮雕的滾龍柱更是世之罕見，每根柱子
上2條龍，上下對翔，升騰盤繞，互戲玉珠，神態
各異，栩栩如生。殿內供奉 五聖十二先哲17尊
金像，孔夫子在中央，頭戴十二旒之冕，身穿十
二章王服，手持震圭，威嚴肅穆，使人肅然起
敬。我凝視 孔子的雕像，心頭不禁懷想古代先
哲怎樣在布衣淡飯中提煉治國方略，鍥而不捨的
開化躬耕於野的芸芸眾生。你看，一部《論語》，
把一個文明古國讀得青絲褪盡又遍地 蘢年年歲
歲。創立的儒學思想支撐了一個泱泱古國的文化
骨骼，張揚的倫理精神融化成一個民族堅韌不拔
的人文品格。孔子閃爍 智慧的人生哲理不僅貫

穿中國古今文化，同樣也傳播到西方國家，並對
西方哲學和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全球500多處孔子
講學堂，再一次呈現孔子代表的中華文明作為世
界文明軸心的燦爛輝煌。
徜徉在詩禮堂，感受先哲當年教子學詩禮的執
，我的心頭又一次升起對孔老夫子的敬仰之

情。而車伕這個時候似乎話多了起來，從《三字
經》「養不教，父之過」的格言到《論語．季氏》
裡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的故
事，一一數來，其淵博的知識不得不讓人深感欽
佩。
夕陽的餘輝漸漸淡下去，車伕拉 我們來到一

家物美價廉的賓館後，終於要跟我們說再見了。
念及車伕踏了那麼多路，陪了我們小半天，還額
外導遊，給我們說了那麼多人文典故，我給了他
30元，誰知他卻堅持按約定收了20元，道聲再
見，從容而去。這讓我有些意外，這年頭，哪有
顧客主動給小費而不收的呢？
目送車伕在華燈初上中消逝的背影，我似乎覺

得他就是東方聖城的精靈。

曲阜掠影

■曲阜孔廟。 網上圖片

■曲阜的三輪車是客人坐前面，車伕在後面蹬。

網上圖片


